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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次翻阅上甘岭战役悲壮的史
册，两个位于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五圣山
南麓的小山头——597.9和537.7高地。谁
曾想，这区区 3.7 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
头，因为43天的惨烈搏杀，用本身的粉
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英勇顽强。

这场被军事家们称之为“绞肉机”
之战，在仅能容纳2个连的狭小阵地上，
双方先后参战兵力竟达10余万。交战方
投入兵力之多，战役持续时间之长，火
力之猛烈，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
……上甘岭，用这一切印证着古今中外
战争史之罕见。

美国人的近200万枚炮弹、炸弹，平
均每天以45000多颗的密度，倾泻在以血
肉之躯驻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阵地上。
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地上
也没有我们的坦克，我们的火炮最多的
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

疯狂的炮弹铺天盖地，山岭浸入血
泊中，战士们却用血肉之躯穿越。阵
地，岿然不动；苍松，嵯峨挺立。

在时光的高度和深度中，我们可爱
的战士们用生命和鲜血缝合被战争撕碎
的日子，用铮铮铁骨窒息了地动山摇的
炮火……

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一两个残破的
连抗衡敌人一两个齐装满员的团，几乎
没有炮火支援，弹药也常常弥补不上；
一桶水、一箱弹药、甚至一个苹果常常
是牺牲好几条人命都不一定送得上去
……这样的情形下取得的战役胜利，世
界军事史定义是一个奇迹。失败的美国
人最终才明白：当一个光辉了两千年的
民族在破落后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
种力量是可怕的。

历史已经记不完整那一万多在战火

中浴血的战士的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
经和朝鲜半岛上的五圣山揉和在了一起。

上甘岭上，残酷攥紧冰冷的日夜，
意志坚挺心中的钢铁，用生命开路、粉
身碎骨也要和敌人一起，用胸骨顶住爆
破筒、与敌人同赴鬼门关。一路流尽了
血，却没有一滴泪，只有灭不了的气节。

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让我们
再一次把英雄的名字举过心中崇敬的山
梁。

孙子明，一声恕吼碾压敌人的猖
狂，导火索闪出最亮的星光。你战斗的
阵地、浴血的山岗，依然傲立在洁白云
朵的下方。

龙世昌，越是险峻的地方越需要勇
士顶上，英雄一支腿留在山坡上，血染
红了山的脊梁，胸口和爆破筒抵住疯狂
的火舌，只等冲锋的号角吹响。

黄继光，山坡在弹片中呻吟，回头
望去，战友被火蛇撕碎、咬伤，便毅然
决然用胸口扑向烈焰飞腾的机枪，敌人
的子弹在血肉中颓丧，让钢铁屈服，让
山岳俯首……

孙子明、龙世昌、黄继光等12347名
各级战斗英雄，妆成上甘岭时光中起伏
的花海，每个花蕾般的面容都饱含泪
水，沁透山河雄关。

上甘岭，英雄的鲜血，浸染低吟的
山岗，必将高于千古绝唱。

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心中一座永
远的丰碑。七十年了，灵与肉都化为了
清风明月，却化不开上甘岭上凝结的鲜
血！

上甘岭，英勇顽强的代名词，是中
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筑的民族脊
梁。

备受海内外华语诗坛关注的首届
“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于日前在
南京揭晓，来自沈阳的女诗人林雪和来
自南京的古典诗词专家钟振振分别获得
新诗和旧体诗的特等奖，臧棣、岛由子
（日本） 和林峰等5位诗人获得新诗和旧
体诗一等奖。伊甸、淑文 （新西兰） 和
王爱丽、袁裕陵等11位诗人获得新诗和
旧体诗二等奖，苏美晴、冰花 （美国）
和张青松、刘居上 （澳门） 等19位诗人
获得新诗和旧体诗三等奖。此外共有90
位国内外诗人获得新诗和旧体诗佳作
奖，两位诗人获得新诗荣誉奖。

自6月上旬启动首届“猴王杯”世界
华语诗歌大奖赛活动，短短50天投稿期
限内收到来自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300
多首新旧诗作品。经过筛选合格的参赛
稿，初选418位诗人的新诗、旧体诗入围
进行编号，匿名复选129位诗人的新诗、
旧体诗作品进入决评，然后逐组 （首）
终选出新诗特等、一、二、三等奖 20
名，佳作奖50名；逐首终选出旧体诗特
等、一、二、三等奖 17 名，佳作奖 40
名。为表彰年过八旬的中国大陆资深诗

人吴野和美国华语诗坛代表性诗人非马
对本届大奖赛的热心投稿支持，评委会
特授予他们新诗荣誉奖。共有129名新诗
和旧体诗的国内外参赛者获奖。

据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猴王
杯”大奖赛活动总策划、新诗评委会主
任沙克介绍，“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大
奖赛活动属于纯公益的诗歌文化项目，
旨在弘扬中华猴文化所蕴含的精深思想
和人文理念，以精粹大气的诗篇歌咏自
然、感悟生活，启迪人生、传播美善，
促进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建设。著名国画大家、南京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东方猴
王”的徐培晨教授，几十年来热心奉献
于国画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近年来关
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诗歌事业，全权
发起举办和鼎力扶助“猴王杯”世界华
语诗歌大奖赛活动。

据悉，首届“猴王杯”世界华语诗
歌大奖赛活动由中国文艺家杂志社、中
国军地书画院、作家网联合主办，中国
新归来诗人联盟、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
和中诗网协办。

上甘岭，血证的国威
孙成文

消息〉〉〉

首届“猴王杯”
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揭晓
林雪、钟振振摘得新诗旧体诗桂冠

■ 太阳照见的地方

老人把狗儿放在雪地上，擦一
把让北风刮得满是鼻涕和眼泪的
脸：“富贵啊，市区车来车往的，
怕你乱跑被碰着；荒地里没人烟，
怕你被冻着，饿着。这郊区挺好，
车少人还挺多，备不住一会就能遇
见个好心人把你捡走。”狗儿四处
闻了闻，坐在那呆呆地看老人自言
自语。

老人望一眼它萌萌的眼神，狠
狠叹口气，转过身。狗儿呜呜的叫
两声，摇着细小的尾巴，颠颠的跟
上来。老人慢慢蹲下，拍着它的
头：“富贵啊，儿媳妇烦你，说怕
你吓坏我孙子，咱得能看出眉眼高
低，现在不比以前了，老婆子走
了，家也就没了，端人家饭碗的日
子不好过。”然后推了推狗儿：“富
贵你乖点，那边有人过来了，就在
这道边坐着别乱跑啊。”

狗儿似乎听懂了他的话，静静
地坐在路边四下张望。老人踉跄跄
地跑开，躲在不远处偷偷往这边看
着。几个人路过，瞅了一眼狗儿。
然后一个女人说：“这哪来的野
狗，宝贝儿，躲远点，别让他咬
着，保不齐有狂犬病呢。”狗儿看
看他们，回头望着阴郁的天空，背
上的绒毛随着凛冽的风微微摆动。

老人走过来叹口气：“都快两
岁了，咋还这不懂事呢，叫两声，
往人家身边靠靠，人家才会得意
你。”狗儿跑过来，在他腿边跳了
几下，湿漉漉的小鼻子被雪映得闪
闪发亮。他使劲咬了下嘴唇，横着
心转过身。破电动车好一会才发
动，他吃力地跨上去，然后，一双
脏兮兮的小爪子就搭在他裤腿上
……

他抱起狗儿坐在桥墩子下避风
的地方：“富贵啊，因为老往孩子
身边凑，你挨多少回打了？上次被
踢折的肋条还没好利索呢，再这么
下去，你说不定哪天就得被打死，
我这是想给你找条活路，你咋这么
犟呢。”狗儿不出声，用温热的小
舌头舔着那双满是老年斑的手……

第二天清晨，在市郊大桥下太
阳照见的地方，一个老人抱着条小
奶狗，安静地靠在桥墩子下。他们
身上冻着厚厚的冰霜，仿佛盖着温
暖而柔软的毛毯。狗儿闭着眼睛，
仿佛在老人怀里香香的睡着。老人
的眼睛半睁，仿佛正微笑着，凝视
狗儿灰黑色的身子。

■ 回家吃饺子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伴随了他一
路，过完腊八就是年，何况已经是
小年了。乡下人早已经迫不及待地
开始享受过年的气氛。乡村公路没
人清扫，积雪被压得跟镜子一样，
车子慢慢地走，他心里衍生出几丝
焦急。

他打开后备箱，手忙脚乱地把
年货倒腾下来。爹和妈听见车喇叭
声，跑出院子迎他。 妈把他拽上

炕头，很认真地掸了掸他的衣服。
其实，他身上很干净，他笑了笑没
说什么。妈一脸期待地问：“儿
子，两年没回来了，你这回能待几
天啊，你媳妇和孩子呢？”爹还是
一如既往的，坐在炕沿一声也没
有，就是“嘿嘿”的笑。妈就骂：

“老家伙，搁那傻笑啥呀，水开
了，赶紧把饺子下喽！”爹答应着
跑出去。他想叫住爹，可张了张嘴
又闭上了。

他下炕，默默地往灶膛里添柴
禾。妈也跟了出来，一边往盘子里
装凉菜，一边说：“接完你电话，
你爹起早就去集市上买韭菜了，这
肉馅儿是咱家自己剁的，那些绞的
肉馅不干净。”爹把锅盖上，低声
说：“你妈说你从小就爱吃韭菜馅
饺子，迎客的饺子送客的面，你回
家第一顿饭必须吃饺子……”

饺子该好了，他打开锅盖，锅
里漂着一层油花。妈过来看了看，
满脸抱歉地说：“你不常在家，俺
俩嫌麻烦，总也不包饺子，这手都
生了，唉……”妈把饺子一个个往
他碗里夹，很怕他吃不饱的样子。
爹端着一大碗饺子躲在炕梢吃着，
边吃边笑着看他。他给妈夹了一
个：“这不挺好的吗，没看见煮坏
的呀。”妈笑笑没吱声。他站起身
到炕梢，边拉着爹边说：“回桌上
吃啊，坐这干啥呀，像受气似的
……”低下头的时候他看见，爹的
碗里满是破皮的饺子。

爹放下碗擦了擦嘴：“你不说
俺俩也明白，那娘俩都没回来，你
肯定也不能多呆，好容易在家吃顿
饭 ， 咋 地 也 不 能 叫 你 吃 片 儿 汤
啊。”这时，他的电话响起，是老
婆打来的。他老早就订完了东南亚
半月游的机票，一家三口今晚就
走，老婆估计是怕他耽误事。

他按断了电话，用微信告诉老
婆：“把机票退了吧，回家来吃饺
子。”然后擦了擦眼睛，放下电话
说：“你俩都瞎琢磨啥呢，孩子和
她妈说要给你俩买礼物，怕你们着
急才让我先回来的，他娘俩随后就
到了，这个年假我们哪也不去，都
在家过年！”

■ 二丫

清晨，二丫爬上山梁。她回头
看了看身后的村子，便一肚子的嫌
弃：屁蹦似的几十间房屋，没规没
矩的散落在山坳里，羊肠子似的小
道，像绳子一样，把破旧的村子和
薄田以及那群没见过世面的人，都
捆得死死地。这时，不知谁家的毛
驴，自娱自乐在那拉着长调，几只
鸡鸭也嘟嘟囔囔跟着和声。她恨恨
地吐了口唾沫，快步跑向山那边下
的汽车站。

二丫人长得漂亮，乡间的小曲
唱的贼拉好听,每到干完活，都会
站在地头,拉开嗓子唱上几句: 大姑
娘上花轿，这可是头一末， 红月
娥我在梦中出呀出了阁……，便就
引得满山的雀儿，跟着叽叽喳喳

叫，也引得那干活的小生牤子们从
玉米地、林子里探出头来，支棱着
耳朵，两眼冒火地往这边看。

看也是白看，二丫的心思都在
山外面呢，村里人都说：二丫嗓子
甜，模样俏，这小村子搁不住，那
是去城里当演员的料，得是干部或
是有钱人才娶得上。二丫在这村子
里，就像挂在树顶上的山里红，村
里那几个又土又穷的小子根本够不
着，只有站在树下，咽哈喇子的
份。

爹把她铲倒的苗扶了扶，冲着
在地头又扭又哼的二丫吼：别瞎合
计了，你那嗓子是烀苞米剌出来
的，出了这庄稼地就不灵。二丫不
以为然地捋捋大辫子，眼睛盯着山
外边；妈把跑出院子的鸡轰回来，
冲着坐在镜子前左照右照的二丫
说：别瞎想啦，你那脸儿是山泉水
养出来的，出了这山沟子就不灵。
二丫不以为然地用木梳理理刘海
儿，扭头看着山外边。爹拦着，妈
拦着，谁也拦不住二丫的心，寻思
了许久，二丫还是趁着天刚亮，义
无反顾地偷跑出家门……

二丫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
里，只是成为了乡亲们闲聊时的一
个话题。大伙带带拉拉地听从外面
打工回来的人说，在城市见过她
——见过她穿着旗袍站在酒店的门
口；见过她在茶楼里唱小曲；见过
她钻进小车坐在个秃顶的男人旁
边；见过她一身光鲜却闷闷不乐地
在街上闲逛；也见过她独自坐在公
园的长椅上抹眼睛……后来，后来
就没有人见过他，再后来,关于她
的话题越来越少，二丫渐渐淹没在
人们的记忆里，成了一个老旧的故
事。

许多年以后，二丫风尘仆仆出
现在村口，路过的人们大都已经不
再认得她，用陌生的目光在她身上
一扫而过。后来，一个当年的惦记
过她的生牤子，去山外头看望在镇
上读中学的孩子时遇见她，试探地
喊了一声，才确定是二丫回来了。

人们问她回来干啥，二丫笑一
笑：想家了，回来瞅一眼。可她爹
妈坟上的荒草长得快有一人高了，
她回来看谁呢？没人问。大伙只是
猜测，她眼角淡淡的皱纹里，可能
刻着一些难以名状的经历。日子，
就像地里那苞米，一茬一茬地重复
着，上一茬是涝是旱，都不关这一
茬的事，人们照样春种秋收。村里
添了个多年前的二丫，当下的人们
并没有觉得多出点什么。

不知道从哪天早晨开始，二丫
家的地头那嘎达,开始有悠扬的小
调传来：小妹妹送情郎啊，送到了
大门外……曲调随着树叶子被山风
吹动的“唰唰”声，在山林和天地
间回荡。

有好事的干完活就去卖呆：二
丫一边用石子刮着锄头上的土，一
边靠在地头的老柳树下在唱。那小
调比当年多了些伤感，多了些沧
桑，但老辈的人说，二丫这嗓子，
被山泉水洗过，被烀苞米剌过后，
听着还是那么美……

万冰峰小小说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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